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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少管所

1986年5月,黄济人前往少管所讲课。课后，
他提出要同几名少年犯谈谈。所里介绍了五名少
年犯,三女两男，小爱是最后一个被叫来的。短短
的头发,脸色比别人更为苍白。她走进来放下小凳
子，喊了“报告”后，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黄济人问。
她抬起头，我惊异地发现，她的眸子是黄褐色

的，目光有些散,但毫无疑问地带着挑衅!她直视着
黄济人，慢慢说：“小爱。”

“小爱!忍痛割爱?"黄济人想使气氛轻松一点。
但他失败了,小爱紧盯着他。探询?疑问?不，

是恨！我在心里暗自揣摩。
“你多大了?”
“十七岁。”
“什么时候进来的?”
“十五岁。”
“判多少年?”
她终于垂下眼皮，低下头。至此，一切问话她都用

顽固的沉默来回应。正当我们想叫她走时，我发现大滴
大滴的泪水从她下巴掉在水泥地上。我的心颤了一下。

我翻看了她的案卷：报复杀人罪，无期徒刑。案情
是1983年5月，因当地民警拘役过她,她便伙同一个刚
满18岁的男犯将炸药放在民警家窗台上,引爆，炸坏了
家具，民警轻伤。同案犯被枪毙。

“报复杀人!”我联想起她目光里的恨。她在恨什么呢?

二次结缘

“我恨一切人!”
“为什么!”
“社会对我不公平!”
这是我第二次去采访时，她终于对我说出的话。
那是初访的20天以后，我被允许单独采访她。她来了，

和上次一样，提着个小凳子,喊了声“报告”,便坐下了。
还是那种挑衅的目光，但这次是对着我来的。我望着

她,没有贸然发问,也没有移开目光。她终于又垂下了头。
我说：“小爱,我来了。我想，首先你应该相信，我并不是

来采访一个女犯人。那天，你的眼泪打动了我，我只是想再来
看看你。如果你愿意，可以给我聊聊你来这里以前的生活。”

她慢慢抬起头,眼眶里转动着晶莹液体。她望着我，
已没了挑衅的意味。“我要有个姐姐就好了。”她轻轻地
说。这没头没脑的话，让我为之一怔。

“你没有姐姐?”
她摇头。

“你想有个姐姐?”
“嗯！那时如果我有姐姐，她会告诉我哪些事做得、

哪些事做不得。那，就不会……”
“你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她咬住了下唇。
“你爸爸呢?”
“我从来没看见过我的亲生父亲,但继父对我很好,

爸妈离婚时，我选择了跟继父……”

她的故事

1968年，小爱出生在绵阳外婆家。8个月后，她的
母亲扔下她自行回广元了。刚记事，她就发现，别的孩
子都有爸爸妈妈疼爱，而她只有外婆护着。每当看见
别家孩子在父母身边撒娇撒欢时，她就渴望自己也能
像他们那样蹦跳在父母身旁。

她常常无端被小舅舅毒打，邻家的孩子也欺负
她。一到这时，她就躲在被窝里想：要是妈妈和爸爸
在，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后来，好不容易把妈妈盼
来，她藏了好多好多的话想告诉妈妈，可妈妈除了带来
吃的穿的，脸却是冷冷的。好几次，妈妈走后，她就
把妈妈带来的东西扔在地上，用脚去踢。

“后来，我从邻居那里听说，我不是父亲亲
生的，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我觉得这个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疼我，于是，我恨，
恨一切!”

“在学校，没有同学和我亲近，我也
不和他们亲近。谁惹我，我就狠狠地
打。要是在家被舅舅打了，我就到学
校打同学泄愤。就这样,我在学校成
了连男同学都怕的野女子。”

老师同学连连上门告状，外
婆感到自己管不住了，就把她送
到广元父母家。

有了自己的家，她感到和
别的孩子一样了，想变好，发誓
改变恶习，做个好学生。她努
力学习，几次考试下来成绩
优良。但一些同学“欺生”，
常找她的麻烦。开始她还忍
着，可越忍对方欺负得越厉
害，于是她决心教训一下对
方。她看准班上一个叫“幺
妹”的是最凶的，便狠揍了对
方，“幺妹”降服了,提议和她

交朋友。想不到对方是在社会上“打滚儿”的人，将小
爱介绍给了那些“朋友”。

由于和社会上的“朋友”混，小爱的学习成绩急速
下降。开始，她还怕给妈妈说成绩，可鼓起勇气告诉妈
妈后，妈妈却只是淡淡地说：“只要你听妈话，不往外跑
就行了。”于是，她又开始了放任自己。

此后一年，父母离婚，她跟了继父。继父是豫剧演
员,常年在外演出，她就常在家里请“朋友”胡闹。学校
对她提出警告，她干脆自己退了学。她打架日益出名，
又讲义气，就这样，她在那一带出了名。

1983年5月30日晚，邻居男娃儿李某来找她耍。他
对她很好,问她：“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张民警。那天
同伙们偷了钱，我分了赃。一个男娃儿被抓去吐了,
他把我也抓去，用手铐铐我，我痛惨了，非要报复不可!”

小爱的话引起李某的同感，他也被张民警抓过。
两人越说越气，决定一起报复。李某说家里有炸药，是
他爸用来炸鱼的。于是，他们拿来炸药，安上雷管，深
夜两点，将炸药放到张民警家窗台上，引爆后跑了。

“说真的，我们根本没想到，这竟犯了死罪……”
她一口气谈了近两个小时，由于激动，脸上出现两团

红晕。听完她的话，我心里堵得慌，直觉眼泪就要往外涌。
离开时，我轻轻对她说：“小爱，我比你大，你就叫

我姐吧。”她愣了一下，咧嘴笑了。

自由的一天

不久，我收到了她的来信。
“姐：你好！来信收到,还有书。我读信后，心里很感

动，只恨相见晚。您能在百忙中给我来信,我十二分的谢
谢。您那一封信，让我内器受过创伤（受过创伤的内心）
又慢慢复活。姐，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能回答我吗？为什
么别人的父母疼儿女，我的生身父母不疼我呢?”

捏着这封信,我一阵心酸。是啊，为什么?我从小就
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还是平生第一次知道“可怜
天下儿女心”!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但我回了一封长
长的信，列举了许多无娘儿女的奋斗史，希望她做一个
自强不息，并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几个月后,我又去看望她。她告诉我，“管教所有规
定，只要一季度内不违反监规，并得到‘双百分’,就可由
家长带出去自由耍一天。”我心动了，对她说：“希望你挣
个双百分!”这年四季度,她果真得了双百分。我向管教
干部提出要求：希望能以家长名义，带她出来耍一天。
所里同意了。

那天是1987年1月12日，我去接她。跨进女队大门，
就听见几个同监的在喊：“小爱，你姐来了!”我抬头往她
们寝室望去，她站在门口，看上去有些发呆。只一阵子，
她飞奔下楼，到了我跟前，她站住了，脸兴奋得红扑扑地
说：“姐，你真的来了，没骗我!”我伸手拧了一下她的脸
蛋，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

对我来讲，那不过是极普通和平凡的一天：逛商店，
买了一些我认为她需要的东西，然后她说想回家，我们
便乘车回到我的家。

爸爸正在修理旧钟，妈妈在厨房忙着什么。侄女儿
坐在床上摆弄玩具，见我们回来,直扑我而来——这是
我们家平平常常的生活，小爱却显得很兴奋，这个屋走
走、那个屋看看，还不停地问这问那。

见她气色不佳，我问她：“刚才不是给你买了口红
和粉吗?为什么不可以搽一点?”她立即奔入我的房
间，对着镜子抹起粉来。一会儿，她出来了，脸上红扑
扑的，精神好多了。“有家的生活真好哇!要是能再过
这样的生活，要我干啥都行。可惜，我还有那么长的
刑期……”

她低头看着脚尖，很有些泄气。我抓着她的手说：
“你才17岁，干啥都还来得及。只要好好改造，争取减
刑，出狱后你一定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那好,我争取!”
该返队了。我送她到少管所门口，她突然回头
说：“姐，你不怕我跑了吗?”我一下子怔住了!说

实话，最初我是担心的。她那么野，万一跑了
怎么办？但潜意识里，我还是相信她不会辜
负我。我将这些想法如实告诉了她，她
说：“虽然我很坏，有许多恶习，但我决不
会辜负真正对我好的人!”

这年4月,小爱接到减刑通知书。
她给我来信说：“姐，我这人是不轻
意（易）流马尿水的，我觉得没出
息。可捧着减刑通知书，我哭
了！17年，在人生的长河中可
能不算短，但对于我来说，它毕
竟是有期了哇!”

（作者系重庆资深媒体人）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我试图改变一个少女的思维定式

一个记者
女少年犯的

人生际遇
□陈薇莉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我试图
改变一个少女的思维定式，还试图成
为改变她命运轨道的那只手。

少女叫小爱（化名），那年17岁，是重庆市
少年管教所的女少年犯，刑期是无期。

和她相识是1986年5月，那时我是重庆晚
报记者，接到采访任务：随著名作家黄济人探访
重庆少年管教所。意外的是，这次原本只是随
行记者的我，竟遭遇了生命中一次难忘的无血
缘的“姐妹情缘”。随后的几年，我毫不吝啬地
投入了真感情，频繁的书信往来，还成为探监日
去探望她的“亲人”。

功夫没有白费。据少管所管教干部介绍，
她变化很大，还受了嘉奖并获得了减刑，从无期
改为有期徒刑17年。

37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和她的缘分，依旧心
难平静。

小爱小爱（（左一左一））在我家在我家，，和我与姐姐和我与姐姐（（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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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信件

1994年底，小爱在信中告诉我，她收到获得假释的通知了。
大约1995年春节前，我接她走出重庆少管所，她爸妈将她接回德
阳的家。记得我收到她最后一封信是1998年左右，她说她在开
出租车，信中吐露出生活艰辛的感慨。

之后，我也陷入报社工作的忙乱中。后来我想起问问她
的近况，打她的电话已停机，写信给她原来的地址，亦无回音。

不知何故，她和我失联了。

后记 失联的那个“妹妹”


